
作为上海越剧院的四大经典保留剧目之一，以其诗化的舞台呈现被誉为最忠于

王实甫原作的当代作品之一。2015年启动拍摄的《西厢记》也是首部越剧3D电影。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海戏曲迎来姹紫嫣红的新时代

壮丽七十年 奋斗新时代

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戏曲的生存与发展

状况，直接折射了传统文化价值有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与认同。

上海戏曲素有中国戏曲“半壁江山”之称，在中国戏曲的发

展过程中曾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多个剧种在这里交融发展———京剧在上海获得命名；昆曲

在上海培养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专业演员； 江南发端的越剧、

淮剧在上海发祥；评弹的姑苏韵调透过上海电台飞入寻常百姓

之家；而作为上海本土的沪剧更是成为被其他剧种广为移植改

编的对象。

一批名家在此开宗立派———不仅有周信芳的“麒派”、盖叫

天的“盖派”，越剧、评弹的绝大多数流派创始人也在上海；“传

字辈”老艺人则将昆曲从一度濒临的生死线拉回时代洪流。

一批知名剧场确立了上海“戏码头”这一全国性的市场地

位———光是人民广场这一脚程不过 15 分钟的区域， 就有天蟾

逸夫舞台为代表的“四大京剧舞台”。

新中国成立后，70 年继往开来， 上海戏曲界的艺术家们站

在人民的舞台上，为人民创作出一部部精彩的大戏，在剧种改

革、剧目创作、表导演艺术、戏曲人才培养等方面，呈现了令人

瞩目的成就。 丰富的剧种滋养着上海的艺术气脉，满足着这座

城市的文化需求，而各剧种的艺术家们也在红色文化、海派文

化、江南文化的影响下，一次次激活了传统戏曲，并拓展着传统

文化影响力的版图。

尤其是近五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升温，传统戏曲已形成

良性发展的机制， 上海戏曲人更是迎来了新时代的姹紫嫣红，

上海也越来越成为好戏的源头和戏曲传播的码头。

新中国改天换地
戏曲人找到了为人民创作

的奋斗目标

得益于丰富的积累、活跃的市场与开放的环境，上世纪 20、

30 年代的上海就是梨园人成名唱红必须闯一闯的“码头”，集纳

京昆与一众地方剧种在此汇聚交融。 也是在这里，梅兰芳、周信

芳、袁雪芬等一批具有家国情怀的进步戏曲人，为抗日救亡、争

取民族解放而创作演出京剧《生死恨》《文天祥》、越剧《祥林嫂》

等激起民众爱国激情与自强自省意识的作品。

然而，在 1949 年之前，戏曲艺人总体上始终游走在社会边

缘。是新中国的成立，给梨园带来了改天换地的变化。正如表演

艺术家王文娟和尚长荣所说，最振奋莫过于成为剧团和舞台的

主人，彻底摆脱戏班班主、剧院老板的压榨和欺凌，摒弃博取票

房演出滥俗戏码的陋习，找到了为人民演戏、为人民创作的奋

斗目标。 比如越剧就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实行“姐妹班”制度，以

才艺入股、按劳所得。 1955 年多家越剧团进一步整合为国有文

艺院团上海越剧院，在首任院长袁雪芬的带领下，上世纪 40 年

代自发以“越剧十姐妹”抗争不公命运的江南女子，在国有文艺

院团的保障之下， 从制度上确立了戏曲人的艺术尊严和权益，

这大大激发了他们在台前幕后为剧种发展做贡献的积极性，也

让越剧的“十大流派”唯独在上海得以绵延传承。

立志而贤则贤。 戏曲人在党的感召下，不再用低俗媚俗迎

合市场，而是紧贴现实、紧贴生活 ，创作出更多与时代脉搏共

振、与国家人民命运相连作品。 从 1952 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

演出获奖名单来看，上海名家新作就已经硕果丰厚。 七位荣誉

奖获得者中上海艺术家周信芳、袁雪芬、盖叫天名列其中；越剧

《梁山伯与祝英台》、沪剧《罗汉钱》、淮剧《王贵与李香香》拿下

剧本奖，此外昆曲、越剧、沪剧、淮剧的演出演员悉数拿奖。 正是

这一批名家新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上海戏曲后来的发展打

下坚实基础。

“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林海雪原》里的豪情以西皮

二黄传遍大江南北， 上海京剧院用 1958 年创排的 《智取威虎

山》回应了传统戏曲的现代戏创作课题；一甲子后，这出上京的

保留剧目已传至第七代。 同年，丁是娥、解洪元、邵滨孙、王盘声

等排演的沪剧《芦荡火种》《红灯记》则被京剧等剧种广为移植。

这些剧目在接力传承与移植改编中，也沉淀为上海的红色文化

资源。 在建设祖国、人民自强奋进的一线，也少不了戏曲人深入

生活、为人民创作的身影。 1952 年，上海人民评弹工作团（上海

评弹团）的 18 位评弹艺人亲身参与治淮，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

动三个月零二十天， 集体创作出中篇评弹 《一定要把淮河修

好》，不仅在题材上拓展了说书先生的格局与视野，更从形式上

以“中篇评弹”创新，让评弹走出书场登上舞台，争取更多观众。

与此同时，在政策的大力扶持之下，上海戏曲开始拓展自己

的传播半径。 1958 年 2 月，由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越剧《红楼

梦》首演于上海共舞台，后赴广州演出，所到之处广受欢迎。1962

年， 上海电影制片厂和香港金声影业公司联合将其拍摄成彩色

影片，由岑范导演，徐进编剧，同年 11 月在香港首映，首轮连续

放映 38 天、400 余场，观众近 40 万人次。 之后该片在全国放映，

立刻风靡，成为同名原著的视听普及版，一时间家喻户晓。

改革开放大潮兴起
新一代戏曲人支撑起上海

戏曲第二春

戏曲的传承，离不开几代表演艺术家的坚持与贡献。 1978

年改革开放大潮初起，一批中青年戏曲人继承解放初期老艺术

家的传统，薪火相传以人带戏，以戏托人，开拓创新，成为上海

戏曲界的中流砥柱，支撑起了上海戏曲的第二春。

上海昆剧团于 1978 年在绍兴路 9 号正式成立， 其演员中

坚力量，正是蔡正仁、岳美缇、张洵澎、计镇华等“昆大班”学员。

在《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佳话传扬两年前，上海就在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下建立了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

练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昆曲专业人才成长的起点。 他

们皆由俞振飞、言慧珠和“传”字辈艺人为代表的一批老艺术家

口传身教悉心培育而来。 一甲子的时光过去，这批昆曲“国宝

级”老艺术家不仅带出了谷好好、沈昳丽、张军、黎安、吴双等撑

起今天上海昆曲发展的“昆三班”，更毫无门户之见，为全国现

有的八大昆曲院团新生力量躬身垂范，令昆曲舞台呈现“五代

同堂”的繁荣盛景。

沪剧同样如此。1979 年，上海沪剧团推出新戏《泪血樱花》，

刚刚担任团长的丁是娥正处于艺术盛年，却主动提出让年轻演

员陈瑜担任主演；1981 年，她又用《一个明星的遭遇》推出了当

时刚刚 19 岁的新人茅善玉；1982 年，上海沪剧团排演根据曹禺

名著改编的作品《日出》，丁是娥点名马莉莉出演陈白露。 2002

年，茅善玉成为沪剧院掌门人，上任后抓的一件大事就是人才

培养。 2006 年，上海沪剧院联合上海戏曲学校，招收了 28 名沪

剧表演班的学生。2010 年，这批学生毕业后，成立了上海沪剧院

青年团，通过悉心栽培 ，几年后就能够独立主演 《陆雅臣卖娘

子》《大雷雨》《芦荡火种》等大戏。

台上人才不断档，幕后剧作家罗怀臻、李莉也从上海戏剧学

院走出，将现代戏剧理念融入传统戏曲创作，进而有了淮剧《金

龙与蜉蝣》、京剧《成败萧何》这样具有时代意识的新编历史剧。

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传承好丰厚家底之余，上海更

为全国优质人才敞开大门。 无论在哪个场合，尚长荣都会讲起

他带着《曹操与杨修》的书稿，听着贝多芬《命运》叩开上海京剧

院大门的故事。 与剧中曹操对名士态度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上

海文艺界对于优质人才、潜力作品的“青眼相待”，这才有了此

后好戏《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的接二连三。 “麒派”老生陈少

云更是寻着流派创始人周信芳步伐，自湖南落户上海，《狸猫换

太子》《成败萧何》同样产生广泛影响力。

新时代东风浩荡
海派戏曲在世界舞台获得共鸣

百年来南方 “戏码头” 的滋养积淀、 改革开放数十年的

坚守传承 ， 戏曲人于 2014 年迎来厚积薄发的转折点 。 这一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全国文

艺人指明方向的同时， 也为戏曲传承发展翻开新的一页：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从

资金政策、人才培养、推广普及等方方面面，给了戏曲人在新时

代大展拳脚的底气。 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

的意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

《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戏曲教育工作的意见》的陆续推出，则从顶

层设计将戏曲的传承发展进一步细化。

相应的，上海加大了对于戏曲创作的资金扶持力度，为戏

曲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一方新的舞台。 首届“上海

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应运而生，近四分之一戏曲演员入选，多

管齐下创造戏曲在上海发展的良好生态。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旗

下六家国有文艺院团均参与到“一团一策”改革之中，以“学馆

制”“艺委会”“制作人制”等体制改革创新推动出人出戏出影响

力。

文艺院团改革激活市场一池春水，戏曲人不仅深耕本土市

场，更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演出品牌打造等多方面，在全国乃至

世界拓展影响版图。

上海京剧院的名角通过国有文艺院团与社会力量的结合，

让海派京剧线上“圈粉”年轻人，线下漂洋过海展国粹之美：史

依弘将传统戏《霸王别姬》带到普林斯顿大学，也受邀亮相纽约

大都会博物馆，并陆续推出 “梅尚程荀史依弘 ”等多个演出品

牌； 王珮瑜将骨子老戏的挖掘整理与京剧漫画的传播相结合，

为京剧成功“圈粉”大量年轻观众；严庆谷的“大圣戏”不仅在国

内中小学戏曲普及教育领域颇受欢迎，还于今年 6 月在日本创

造商业演出多场“满员御（售罄致谢）礼”的票房佳绩。

上海昆剧团则把握时机，打造“临川四梦”、四本《长生殿》

等巡演项目。 2016 年时值汤显祖逝世 400 周年，上海昆剧团史

无前例推出的“临川四梦”四台大戏，在业界看来，绝不是轻率

上马的“应景”之作。 其背后是五代昆曲人的传承不断档，这才

扛住了“台上演员比台下多，还有几个是来吹空调”的市场寒冰

期。 近五年来，上海昆剧团更是从剧团二楼小小的“俞振飞昆曲

厅”出发，唱进了国内外高校，引得大学生站在过道看完全场；

唱进了现代化一流剧场，在上海大剧院、广州大剧院屡屡创下

票房纪录；唱到了海外顶尖艺术节与文化地标，捷克布拉格之

春国际音乐节、俄罗斯索契奥林匹克中心皆留下水磨悠悠。

对于 “上海的声音” 沪剧而言， 老一辈艺术家的 “芦荡

火种”， 正在一批 00 后、 10 后中大有 “燎原之势”。 沪剧人在

推出 《挑山女人》 《敦煌女儿》 《小巷总理》 等一批现实题

材力作之余， 更注重人才培养———最新一批 00 后沪剧演员已

经走上舞台， 此外上海沪剧院将沪语推广与沪剧普及相结合，

于 2014 年推出沪语训练营。 五年来， 先后有六万多组家庭免

费参与沪语沪剧公益推广课， 其中有 3000 多名孩子参与付费

训练营课程， 仅目前在读的学员就超过 300 人。 在其中， 他

们学说沪语唱沪剧， 不少孩子更成为沪剧多部大戏的小演员，

参与一系列公益演出和文化推广活动。 今年， 上海沪剧院更

联合多家单位举办了首届校园沪剧大赛 ， 不断拓宽着沪剧 、

沪语的传播半径。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我是一个超龄服役的“戏曲老兵”
尚长荣

我是一个超龄服役的 “戏曲老兵 ”，

出生于 1940 年 。 1949 年 1 月 ， 北平和
平解放。 第一时间， 党和政府就为梨园人
士专门举办了三期戏曲讲习班。 这对于梨
园行来说 ， 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
事， 家父 （尚小云） 听闻， 第一时间就积
极报名参加。 除了父亲， 大哥、 二哥也参
加了这个班 ， 连着两期 ， 每次学习完回
家 ， 父亲和两位哥哥都会第一时间与家
人、 同行们分享。

受讲习班的影响， 父亲于 1949 年 11

月成立了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尚小云剧团 ，

紧随其后， 解放后排演的第一出大戏 《墨
黛》 也很快出炉， 父亲以实际行动践行了
他的艺术主张和对新文艺政策的支持， 这
让当时的戏曲界甚至文艺界都为之赞佩 。

父亲对我的言传身教无疑影响深远。 上世
纪 50 年代， 文艺发展蒸蒸日上， 流派纷
呈， 大师云集， 童年的我有幸见过许多大
家的风采 ， 正是从那时起 ， 我明白了积
淀、 传统与创新的重要， 这些理念就像一
颗颗种子似的刻在了心中， 也成为了我毕
生的创作追求。

上世纪 80年代末， 还服务于陕西省京

剧院的我发现了 《曹操与杨修 》 的剧本 ，

有了排演的想法。 但对当时的陕西省京剧
院来说似乎有点吃力， 于是我选择来上海。

尽管当时我在上海无亲无友， 但我觉得这
座城市最富创新、 求新以及锐意求索的精
神。 这种精神激励着我， 吸引着我。 还记
得当时我夹着剧本， 听着贝多芬的 《命运》

就启程了。 恍惚间我甚至在想， 这究竟是
戏曲融入时代的 “命运”， 还是我个人艺术
前途的 “命运”？ 就这样 ， 我坐着绿皮火
车， 悄悄 “潜入” 上海， 敲响了上海京剧
院的门环。 我是个幸运者， 赶上了好时代，

赶上了好政策， 赶上了好团队， 也赶上了
最好的观众。 到了上海 ， 大家一拍即合 ，

这才有了 《曹操与杨修》 的成功。

从小 ， 我就想当一个有出息的演员 。

我总忘不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一书里
保尔·柯察金的那番话 ： “一个人的生命
是应该这样度过的 ： 当他回首往事的时
候， 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也不因碌碌无
为而羞耻。” 要想当一个有出息的戏曲人，

就必须闯一闯， 养尊处优、 墨守成规是没
有前途的。

此后在上海京剧院的十多年间 ，我又

参演了《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如今这
些作品也都传承到 80 后一代青年演员手
中 ， 还被兄弟剧种移植 。 从 2008 年到
2018 年，我还拍了四部戏曲电影：郑大圣
导演的《廉吏于成龙》，以及滕俊杰导演的
3D 全景声 《霸王别姬 》《曹操与杨修 》《贞
观盛事》。 眼下，《贞观盛事》已进入紧张的
后期阶段，即将和观众见面。

新中国即将迎来 70 周岁的华诞 。 整
整 70 年， 我们感受着这片伟大土地的沧
桑巨变 ， 也经历着这方舞台几十年浮沉
的变化与发展 。 我要感恩这个时代———

纵使有过挫折、 疑惑、 起伏、 困难， 但政
策、 平台和机遇始终呵护着每一位敢想敢
干的文艺工作者。 作为戏曲工作者， 我们
既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坚决拥护党的文
艺方针政策； 做艺术上的明白人， 让传统
融入时代 ， 服务社会 ； 更要做感知和体
贴人民冷暖的知心人 ， 做有灵魂 、 有本
事 、 有血性 、 有品德 、 有担当 、 有情怀
的戏曲人。

（作者为上海京剧院国家一级演
员、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本报记者 黄启哲整理

戏曲人的“初心”就是为人民演好戏
王文娟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上海
解放70周年。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我就
在上海学戏唱戏，我亲眼见证并体会到了
解放后上海这座城市发生的巨大变化。

解放后党和国家对我们文艺界人士非
常重视、 非常关心， 在党的教育下， 我的
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如果说过去演戏
是为了挣钱养 “小家” 糊口， 现在我们演
戏是为 “大家”， 为人民服务。 我和越剧同
仁们不仅参与义演捐款， 而且听从党的召
唤， 亲身前往一线， 唱着越歌跨过鸭绿江，

与 “最可爱的人” 并肩战斗。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 我进入上海越
剧院工作， 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
一 《红楼梦》， 我饰演的林黛玉成为最为
观众所熟知和喜爱的角色。 全国很多原来
并不了解江南戏曲剧种的观众正是因为看
了 《红楼梦》 而开始爱上越剧。 尽管我很
早就出来学戏 ， 但总感到自己文化底子
薄， 为了吃透这部经典， 呈现给观众最好
的一面 ， 我做了很多努力 ， 包括阅读原
著、 分析人物等。

《红楼梦》的点点滴滴深深地印刻在我
的脑海———这不仅是因为我在演出 《红楼

梦》前，跟编剧徐进立下了“军令状”；更因
为随着学习表演的不断深入， 我早已爱上
了这个人物。为了演好这个人物，在排演前
我早早将原著仔细阅读， 对有关章节和研
究文章更是反复地读。在创作人物形象时，

我还仔细观察了古代仕女图， 从中寻找可
供借鉴的形象素材。此外，我也用心地在实
际生活中寻找与角色共鸣的情感体验。

此后在舞台表演上， 我也创新杂糅越
剧的不少表演手段， 来展现人物的性格特
点。 最为观众熟知的 《焚稿》 中， 我为林
黛玉设计了一系列动作。 比如在焚诗稿、

焚诗帕一场 ， 林黛玉听闻外面的鼓乐之
声， 想踉跄出门但已奄奄一息。 所以， 我
在演绎这段时用了一点颤步， 跌跌撞撞向
外冲， 表现出林黛玉在极度绝望中对封建
礼教的控诉与抗争。

回头看 ， 经典作品绝不是一蹴而就
的， 《红楼梦》 也是在集体努力下不断精
益求精的结果 。 过去我们每次演 《红楼
梦》， 编导都会坐在剧场和观众一起看戏，

观察他们的反应， 也把演出中发现的问题
记录下来。 谢幕散场后， 导演会立即召集
全体演职人员召开讲评会。 这样一来， 演

出超时了几分钟 、 舞台换景流畅度如何 、

演员对于细节的处理是否到位， 都会被及
时提出并得到修正。 在我看来， 这是非常
有效的艺术监督机制， 正是如此， 我们的
演出每天都在进步。

我现在年纪大了， 无法再穿上戏服为观
众表演， 但我仍然注重学习并时时关注文艺
界的最新变化。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作重要讲话后， 党和国家对
文艺事业和传统文化发展尤其重视， 出台了
一系列利好政策。 眼看着我们越剧第十代逐
渐成长， 真心为他们能赶上这样的好时代而
欣慰。 因此，我鼓励他们努力进步，把越剧这
个江南剧种传承发展好。 去年， 在建党97周
年前夕， 我给上海越剧院全体党员和一批青
年演员上了一堂党课。 我以一名有着62年党
龄的老党员身份与他们共勉———台上演戏不
怕复杂， 要精益求精； 台下做人只求简单，

要乐于奉献。 我们每讲一句话都要扪心自问
“初心”， 戏曲人的 “初心” 是什么？ 就是为
人民大众演好戏， 让全国人民看上好戏。

（作者为上海越剧院国家一级演员 、

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

本报记者 黄启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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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

新中国成立后， 70 年继往开来， 上海戏曲界的艺术家们站在人民的舞台上， 为人民
创作出一部部精彩的大戏， 在剧种改革、 剧目创作、 表导演艺术、 戏曲人才培养等方面，

呈现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丰富的剧种滋养着上海的艺术气脉， 满足着这座城市的文化需
求， 而各剧种的艺术家们也在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的影响下， 一次次激活了传
统戏曲， 并拓展着传统文化影响力的版图

尤其是近五年来， 随着传统文化的升温， 传统戏曲已形成良性发展的机制， 上海戏曲
人更是迎来了新时代的姹紫嫣红， 上海也越来越成为好戏的源头和戏曲传播的码头

2007年，上海昆剧团推出全本《长生殿》，结束了 300余年该剧没有全本演出记

载的历史。 其后又推出了精华版。 自 2007年以来，该剧拿下了戏曲奖项“大满贯”。

《长生殿》
主演:蔡正仁 张静娴

《贵妃醉酒》

上海京剧院近些年在致力于创作新编作品的同时， 注重对老戏的传承， 常年

策划演出季为戏迷奉上传统经典。 图为 2013 年 《贵妃醉酒》 演出剧照。

主演:史依弘

《一个明星的遭遇》

《一个明星的遭遇》由上海沪剧团于1981年4月首演，讲述了歌舞团演员周璇的坎

坷经历。1982年由余雍和编写沪剧电视连续剧《璇子》，开沪剧电视连续剧之先河。

主演:茅善玉

《霸王别姬》

尚长荣与史依弘主演的《霸王别姬》不仅被拍摄成为3D全景声京剧电影，2014

年首映并获得海内外电影奖项，也在美国高校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演出。

主演:尚长荣 史依弘 主演:钱惠丽 方亚芬

上图从左至右依次为：

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

台》由上海越剧院院长、袁派创始人袁雪芬和范派创始人
范瑞娟出演。

1962年拍摄的越剧电影《红楼梦》自推出以来数十

年间在全国引发广泛反响。图为《红楼梦·读西厢》中徐
玉兰（左）饰贾宝玉，王文娟饰林黛玉。

30年来，《曹操与杨修》作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尚长荣的代表作之一，受到业界的肯定与观众的认可。

荩 2016 年时值汤显祖逝世 400 周年 ， 上海昆剧
团推出 “临川四梦”， 四台大戏唱进了国内外高校； 唱
进了现代化一流剧场； 唱到了海外顶尖艺术节与文化
地标。

《雷雨》

改编自曹禺同名话剧的沪剧 《雷雨》， 是上海沪剧院的保留剧目， 历经几代

传承。 2013 年， 茅善玉凭借该剧摘得 “二度梅”。

主演:茅善玉

口述实录


